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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能錯了讀書心得 
 

法鼓文理學院佛教學系二年級 

釋德源 

 

我第一次看到這本書，是在一位朋友家裡。它安靜地躺在書架上，擺放得整

整齊齊，封面極為簡樸：一個男人似乎正在森林中俯首頂禮。我脫口而出：「這

本書的名字真有趣，它在寫些什麼呢？」然而朋友只是微微一笑，並未回答。於

是我也就忘了它，彷彿只是生命中掠過的一個小小片刻。幾天之後，回到學校

時，另一位朋友託我將一本書歸還圖書館。當我打開信箱時，令我驚訝的是竟然

還是那本書。我將它拿在手裡，帶到櫃檯，卻不由自主地對館員脫口而出：「我

想再借這本書。」就從那一刻起，我與《我可能錯了》的旅程便開始了—段充滿

淚水、笑聲，以及無數觸動心靈的時光。 

 

作者 Björn Natthiko Lindeblad 放棄了原本穩定的職業生涯，選擇入山出家，

這是一個「逆流而行」的決定。世俗人生中，人們往往以成功作為衡量幸福的標

準；然而，他卻看見了另一種答案。林中的歲月並不是通往「神話式覺悟」的捷

徑，而是一所嚴格的學堂：在那裡，他必須面對孤獨、面對憤怒、面對自我。當

他回到俗世生活時，所帶回的並不是高深莫測的說教，而是具體可行的實踐經

驗。而當他罹患不治的 ALS 病症時，所有曾經停留在理論層面的觀念，忽然轉化

為真實的生命體驗無常、接受、與放下。 

 

閱讀這段人生歷程，我體會到一個關鍵：所謂的「放下」，並不是對現實的

逃避，而是一種更深層的對話方式。Natthiko 並非為了逃避責任而遠離世俗，而

是選擇捨離固有的生活框架，去嘗試一種截然不同的存在方式──更靜默、更簡

樸，也更清晰。而當病痛降臨時，這些年累積的實踐與體悟，反而成為黑暗之中

最明亮的引路之燈。書名《我可能錯了》看似簡單，卻蘊含一種解放的力量。敢

於說出「我可能錯了」，就是敢於看見自身的侷限，是選擇謙卑學習，而不是強

行加諸於人。在這個爭執不斷的世界裡，每個人都渴望站在「正確的高峰」之

上，而這句話卻如同一縷清風，能夠化解緊張，開啟傾聽與和解之路。「我可能

錯了」的訊息使我深思良久。在日常生活中，我們往往竭力維護自己的意見，急

於證明自己是對的，而有時在無意間卻傷害了他人。然而，當我們能夠坦然說出

「我可能錯了」時，不僅能使自己擺脫僵硬的自我，還能開啟一個充滿理解與連

結的空間。這不僅是一種智慧的態度，更是一種慈悲的展現。 

 

讀這本書時，我還感受到一種特別的輕盈。作者從未把自己粉飾成覺悟的導

師，而是始終誠實地承認自身的脆弱、焦慮，甚至是對死亡的恐懼。正是這份真

誠，使得這本書成為一種巨大的安慰：它提醒我們，不必完美，也能活出一段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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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義的人生。我的經歷，這裡我並不稱它為一個「故事」，而是一種經常在我身

上出現的狀態關於怒氣、關於那些曾傷害親近之人的話語，以及關於我在憤怒時

所經歷的、幾乎具體化的身體感受。有時，我對外人的態度只是例行性的寒暄，

禮貌而無甚波瀾；可對於那些真正關心我的人，家人、至親好友，我反而理所當

然地相信他們不會離棄我，因此漠視了對彼此的呵護，輕易地令他們受傷。許多

時刻在衝動之間，我會脫口而出尖酸刻薄的話語，有時甚至冒犯到對方的自尊。 

 

那時，我的身體並不安逸：怒火緊箍胸腔，彷彿要將頭顱擠裂，呼吸變得困

難；手腳冰冷、麻木，像是想要用某種方式懲罰自己。曾有幾次，我甚至以自我

傷害的行為試圖發洩那份壓迫感。可嘴裡的語詞依舊刻薄無情，嘲諷像利針般射

向我以為最「安全」、也是最會讓我動怒的那個人。所有這些彷彿是一張緊密交

織的網，或是一層佈滿尖刺的外殼，豎立起來以保護我所認為正確的東西─自

我，以及那種「必須證明自己是對的」的執念。然而事實上，正是這層帶刺的盔

甲傷害了我自己，也刺痛了他人，並使所有關係逐漸破裂。 

 

當我閱讀這本書時，我彷彿在每一頁都看見了自己。那些作者坦承錯誤的篇

章、那些他為自己的笨拙而莞爾一笑的時刻，都讓我領悟到一件事：承認自己可

能錯了，並不會削弱尊嚴或威信，反而為療癒與修補打開了一扇門。那聲輕輕的

提醒「我可能錯了」並不是隨時都容易實踐的。但當我嘗試開始練習，不論是在

心中默念一句小小的話語，還是真誠地說出一聲「對不起」，我都能感受到胸口

的壓力逐漸緩解。眼前的人也少了幾分防備，關係的氛圍重新回到一種更能彼此

接納的狀態。 

 

讓我落淚的一個片段，正是作者談到自己罹患 ALS 時的描寫。他清楚知道，

自己將會逐漸失去行走的能力，失去肢體的動作，最後甚至連呼吸都將消逝。然

而，他並沒有因此而恐懼，反而將這一切視為生命的一個組成部分。當讀到此

處，我便想起自己曾經面對過的種種失落：親人的離去、關係的破裂、以及未能

實現的夢想。尤其是，我無法不去想起母親。她的離世如同一記重擊，來得突然

而殘酷，留下了一道長久不敢直視的空洞。那一刻，一切彷彿崩塌：我是第一個

發現她已經離開的人，透過一通電話，而當時是一個年僅三歲的小孩拿著電話；

那一幕深深烙印在我腦海，彷彿要把我逼向瘋狂。我把那份驚恐緊抱在心中，卻

選擇沈默，不讓旁人為我擔憂。表面上我努力維持鎮定，內心裡卻感覺自己幾近

死亡。之後的許多夜晚，我獨自一人留在房間，沉重的懊悔如同一座大山壓住

我：為什麼要把母親留在家中獨自一人？為什麼我沒能早些回去？為什麼在她最

後的時刻，沒有人在她身旁？內疚感吞噬了每一次呼吸。我為那些看似瑣碎的事

責怪自己，為那些曾以為正確的選擇感到自責。這樣的情緒已經不再是關於「無

常」的理論探討——它變成了真實的生命經驗，苦澀而空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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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段抑鬱的時期，有一個夜晚，我隨手打開了一場佛法開示。那位禪師的

話語極為簡單：「請回到呼吸之中。在照顧這個世界之前，先學會照顧自己，不

論是內在還是外在。」那一刻，我彷彿在黑夜中聽見一聲清越的鐘響。於是我開

始嘗試：吸氣，呼氣。一次次規律的呼吸逐漸安定了我的心識；那些狂亂的念頭

慢慢退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種更為輕盈的感受不是麻木，而是一個更堅定的立足

點，讓我得以重新觀照自己的痛苦。就在那時，「無常」不再是枯燥的哲理，而

是一個既痛徹心扉、又帶來解脫的真相：母親已經離去，而我無法挽留；然而我

仍然活著，我還能學會寬恕自己。寬恕並不會抹去失去，但它打開了一條從悔恨

陰影中走出的出口。學會對自己放鬆，這便是那段日子裡，我所領悟到的最深刻

的一課。 

 

或許，痛苦與療癒之間最大的差別，就在於我們是否敢於與那份痛苦一同呼

吸。許多人選擇逃避的迴圈：以勞碌填滿空白，以喧囂掩蓋寂靜，以冷漠的言語

遮掩心靈的裂縫。我也曾如此。然而，那位禪師樸素的話語「回到呼吸之中」卻

為我指引了一種方法，讓我能與痛苦共處而不至於窒息。這正是我從這本書中獲

得的最具體、最實用的實踐：學會接受無常，學會放下，但並非逃避責任，而是

在放鬆中仍能承擔，帶著清明去面對人生。Natthiko 的訊息不僅僅是一堂個人的

功課，更是一封寫給整個社會的公開信。 

 

在學校裡，分數與成績的壓力如山般沉重，學生往往害怕犯錯，害怕在同學

與老師面前丟臉。當錯誤被懲罰成一種羞恥，而不是被視為學習的契機時，孩子

們便逐漸失去了嘗試與創新的勇氣。若是教育環境能夠鼓勵那一句：「我可能錯

了」，那麼課堂便能成為孕育批判思維、勇於實驗並敢於修正的所在—這才是真

正成長的基礎。在學生時代，有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經驗，卻可能成為一生的課

題。我仍清晰記得大一時的一次期末考，科目是《大學國文》。那次考題要求我

們分析一首李白的詩，而且特別強調必須全程手寫，不得使用電腦。對一個國際

學生來說，書寫漢字本已是挑戰，更何況期末各種作業與報告壓力堆疊，使我幾

近透不過氣。在那份疲憊之中，一個念頭悄然浮現：「若是我提前準備好分析文

章，存進手機，考試時偷偷抄下來，會怎樣呢？」那個念頭不僅僅是一閃而過，

我甚至真的付諸行動。考試當天，我悄悄按照計劃行事，最後交出了一份幾近完

美的手寫文章。當時我暗自告訴自己：不會有人知道的，而我也算是「順利過

關」了。然而，幾天之後，老師忽然傳訊息約我一起吃飯，說有事情想和我討

論。那天坐在她面前，我聽見她傾訴，說自己一直很擔心學生們，特別是外國學

生，在考試中有作弊的傾向。她的聲音逐漸低沉下來：「這讓我很難過，因為我

真心希望你們能真正學到知識，並且每天都在進步。」隨後，她又問我，作為一

名國際學生，我們是否有一些老師難以察覺的作弊方式，好讓她能夠提前防範。

聽到這裡，我整個人都愣住了。我腦海立刻浮現出考試那天的情景：全班同學都

在認真地埋頭寫字，只有我一人偷偷心懷欺瞞。我勉強擠出一絲尷尬的笑容，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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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裡卻翻湧不安。我沒有勇氣當場承認，於是那一頓飯就在沉重與自責中度過。

那天晚上回到房間，我輾轉難眠。罪惡感如同尖刺般紮進胸口。最後，我鼓起全

部勇氣，傳訊息給老師，坦白了一切。我向老師道歉，也向整個班級道歉，因為

我背叛了他們對我的信任。那一刻，分數對我而言已經不再重要——更重要的

是，我必須選擇誠實。老師的回覆，我至今難以忘懷。她寫道：「你很勇敢。老

師很高興你選擇了真相。」隨後，她又談起自己童年的一段經歷：有一次她說了

謊，結果被同學排擠，那份痛苦伴隨了她很久。讀著這些文字，將近三十歲的我

竟不自覺地像個孩子般嚎啕大哭。我哭，不僅是因為羞愧，更因為感受到被寬

恕、被理解。這段記憶再次浮現，但現在我明白了，正是那個敢於認錯的瞬間，

讓我真正成長。它教會我：錯誤並不是終點。重要的是，我們是否有勇氣去面對

與承認。而有時候，只需一句簡單的懺悔，就足以讓我們重新找回心靈的自由。 

 

在職場環境中，許多人因為害怕丟掉工作、害怕失去名譽而選擇隱瞞錯誤。

然而，創新必然需要嘗試，而嘗試就意味著風險。一個組織若能允許「可控的錯

誤」，並把錯誤視為改進的數據，那麼它將比一個因為懼怕錯誤而凍結所有新點

子的地方更具持續的進步動力。「我可能錯了」正是一種開放的精神，它鼓勵坦

誠交流，及早辨識並解決問題，而不是將其隱藏直到釀成災難。Natthiko 曾經回

憶，在寺院修行的那些年裡，他也常常自信滿滿地以為自己把握住了某個真理，

但很快就發現事情完全不是那樣。他說過：「每一次當我篤定自己是對的時候，

生活總會給我上一課，讓我不得不微笑著承認：原來我錯了。」這份自我解嘲，

使他的故事一點也不枯燥，反而成為一種真誠的提醒：我們之中沒有任何人能擁

有全部的真理，因此承認錯誤，正是更接近真理的一種方式。 

 

在社群媒體上，情況更是激烈：爭論往往迅速演變成對個人的攻擊；人們渴

望不惜一切代價取勝。然而，如果每個人都能停下來，對自己低聲提醒一句：

「或許我錯了」，那麼對話的樣貌將會徹底改變。與其投入一場毫無意義的爭執

來證明自身正確，我們反而能夠開啟一場真正的交流。正如 Natthiko 曾分享過

的：「沉默與傾聽，往往比任何一場爭論的輸贏更能教會我們。」如果說職場需

要創意與勇於嘗試來推動前進，那麼社群媒體則更需要謙卑，以減少仇恨與偏

見。這兩種環境都能因此變得更為健康，而關鍵只在於一種看似簡單的態度：敢

於承認自己並非永遠正確。正因如此，Natthiko 所傳遞的謙卑訊息具有廣泛的影

響力：它不僅能夠療癒個人的心靈，如果能被廣泛實踐，亦能修復群體之間的關

係。 

 

這本書的到來完全是偶然，卻在我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記。讀完《我可能錯

了》，我彷彿有一種感覺：像是剛剛結束了一個漫長的午後，與一位慈和睿智的

長者並肩散步。他向我娓娓道來自己的一生：從曾經事業有成，到毅然放下進入

僧林；從靜坐林中，面對孤獨與自我；直到後來身患 ALS，卻仍學會在身體逐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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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失的過程中微笑以對。所有這些經歷，都不是以勝利者的姿態敘述，而是以一

個真實的人生片段展現，有顫抖，也有恐懼，有淚水，也有笑聲。Natthiko 的人

生，仿佛在告訴我們：無論是喜悅或是痛苦，每一段經驗都蘊含著成為課題的意

義。正是這份質樸與真誠，讓這本書並未在沉重中劃下句點，反而為讀者打開了

一片輕盈的空間：在那裡，我們得以慢慢呼吸，回望自己，並勇敢承認「原來，

我們從來不曾完美。」 

 

合上書本時，我不禁自問：或許，生命中最珍貴的價值並不在於我們曾經有

多少次是正確的，而在於我們是否曾經真誠地活過。《我可能錯了》並不僅僅是

一句謙遜的話語，而是一種活得完整的方法：學會寬恕自己的過失，學會體諒他

人，並能在面對無常時保持平靜。也許，就像作者所示範的那樣，我們每一個人

終究都會走到必須放下所有的一刻。到了那時，真正留下的，不會是那些爭執中

的輸贏，而是心中那份因真誠而生的安然。對我而言，這正是這本書悄然留下的

禮物。 


